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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我带着儿子去吃自助餐。一进餐厅，
扑面而来的香气便勾起我们的食欲。餐厅里人
头攒动，各色美食摆满自助台，令人眼花缭乱。

儿子兴奋地拉着我，“妈妈，我们先去看看
有些什么吃的吧！”我点点头，和他一起开始了

“寻觅”。
自助餐台前，人们忙碌地穿梭。先是海鲜

区，各种新鲜的虾、蟹、贝壳类整齐地摆在冰床
上，旁边有几位大厨现场制作刺身。儿子看到
那些大龙虾，眼睛亮了。他小心翼翼地夹起一
只，放进盘子里，脸上洋溢着满足的笑容。

再往前走，是冷菜区，各种沙拉、果盘和冷
盘小菜排列得井井有条。绿油油的生菜、鲜红
的番茄、嫩黄的甜玉米混在一起，色彩缤纷，像

一幅美丽的画卷。儿子挑了几块喜欢的水果，
还不忘拿了一小碟土豆沙拉。

到了热菜区，香味更加浓郁。中式的红烧
肉、宫保鸡丁，西式的牛排、烤鸡翅，还有各种炒
饭和面条，每一道菜都让人垂涎欲滴。儿子犹豫
了很久，最后选了一块煎得恰到好处的牛排。

人们在自助餐区来来往往，各自挑选着心
仪的食物。有的人碟子里堆得满满的，仿佛害
怕吃不饱；有的人则吃多少拿多少，显得从容
淡定。看着这些，我不禁感慨，人生百态，尽在
这小小的自助餐厅里展现得淋漓尽致。

回到座位上，我和儿子开始享用选好的美
食。儿子边吃边兴奋地说：“妈妈，这牛排真好
吃，我们下次还来好不好？”我笑着点头，心里

却在思索刚才看到的景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
选择和生活方式，就像在这自助餐里，有人喜
欢满盘皆是食物，有人只取所需，每一种选择
都无所谓对错，只是不同的生活态度。

吃完主菜，我们又去了甜品区。儿子挑了
几块精致的蛋糕，还有一杯浓浓的巧克力奶
昔。我则拿了一小碟水果，搭配几块芝士蛋糕。
甜品的香气弥漫在空气中，儿子吃得满嘴都是
奶油，脸上挂着满足的笑容。

用餐过程中，我们看到了一些有趣的场景。有
一对小情侣在甜品区前互相喂着蛋糕，旁若无人
地享受着他们的小幸福。另一边，一个年轻的母亲
忙着照顾两个小孩，时不时帮他们擦嘴，自己却顾
不上吃几口。还有一位老爷爷，独自坐在角落里，

慢悠悠地品尝每一道菜，脸上带着宁静的笑意。
看着这些，我不禁感叹，自助餐里的每一

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诠释着生活的滋味。
有的人追求丰盛，有的人追求简单，有的人在
乎陪伴，有的人享受独处。每一种生活态度，都
在这小小的餐厅里得到生动的体现。

离开餐厅时，儿子依依不舍地回头看了几
眼。我知道，他已经在心里记下这次特别的经
历。而我，也在心底默默记下这份美好的回忆。

其实，生活就像一场自助餐，有时丰富多
彩，有时平淡无奇，但只要用心去品味，总能找
到属于自己的那份美好。自助餐里的每一道
菜，都有它独特的味道；而人生的每一个阶段，
也都有它独特的风景。

神奇的老井
◎ 苑广阔

以前我家住在村东头时，门前大槐树下
有一口老井。老井的“老”，名副其实，老得连
住在附近、差三年就满100岁的四爷爷，也不
记得这口井是什么时候凿出来的，他只知道
自己小时候，这口井就在了，似乎一直都是现
在这个样子，从来没有变过。

老井的井壁是用一块块青石垒成的，不
过年代实在太久远了，青石上爬满苔藓以及
好几种蕨菜。我们趴在井口，可以看到井水里
有一拃多长的小鱼游来游去。它们是不是一
辈子都要被困在这口井里？

井口也是用青石垒成，不过比垒井壁的
青石更大，最大的一块像一个小磨盘。经过岁
月的磨洗，这些大青石都变得十分光滑，靠近
井口的位置，更是被长年累月上上下下的井
绳磨出一道道深深的口子，不说别的，只看这
些口子，就知道这口井肯定很老很老了。

这口井曾经供周边几十户人家的日常用
水，洗衣做饭、烧水洗澡、喂猪饮牛，依赖的都
是这口井的水。所有人都知道这口井的重要
性，从来没有人主动往里丢东西，哪怕是几岁
的孩子。如果夜里有老鼠不慎掉进去淹死了，
或者谁家的小鸡仔掉进去淹死了，前来打水的
人，会第一时间把其打捞上来，避免污染井水。

村里人善待老井，老井也用自己的神奇
回馈着大家。它的一个神奇之处，就是永远不
干涸。有一年家乡大旱，河水断了流，水库见
了底，唯独老井的水依旧，连水位都没有变
化。我们村大大小小的井有七八口，很多井都
干枯见底了，唯独这口老井，仍旧每天供应着
全村人的用水。

看见村北头、村南头、村西头的人，都挑
着水桶来打水，我们这些住在老井边上的人，
倍感自豪，好像这口井是我们的一样。其实，
它是属于全村人的。

老井的另外一个神奇之处，就是井水特
别甘甜。农村的人都知道，有些井水可以洗洗
衣服、喂喂猪，人却不能喝，因为井水要么发
苦，要么就是含碱量太高。而我们老井的水，
一直都是甘甜的。

夏天里，放了学，我们这些学生仔从另
外一个村的学校一路跑回来，跑得满头大
汗。到村里的第一件事，就是跑到井边，拿起
井边的铁桶，“咚”的一声扔进井里，然后手
腕一抖，半桶水打好了，两只手左右倒腾，桶
就提上来了。拿起边上用一只葫芦一劈两半
做成的舀子，舀上半瓢水，“咕嘟咕嘟”灌下
去，全身一激灵，暑气尽消，别提多舒服了。

曾经有一户住得离老井稍远一点的人
家，嫌每天来老井挑水麻烦，就请人在自家院
子打了一口井，结果井打好了，出来的水却十
分苦涩，难以下咽。最后没有办法，一家人只
用自己的井水洗衣服洗澡、喂鸡喂鸭，人喝的
水还是从老井挑。

我曾经问过村里上了年纪的人，为什么
其他井干了，老井的水却不干，为什么其他
井水不好喝，老井的水却甘甜。老人说，地下
水都有“水脉”，老井就是打在了最好的那根

“水脉”上，所以才永远不干，还十分甘甜。
现在家家户户都安装了自来水，前来

老井打水的人少了。不过包括我父母在内
的很多人家，每天还是要从老井打上几桶
水用来煮饭熬粥，说是自来水虽然方便，煮
出来的饭，还是不如用老井水煮出来的香。

夏日的夜晚，吃了晚饭的人们，聚在老井
边摇着蒲扇纳凉、聊天，空气中弥漫着熏蚊草
编成的草绳发出的、带有草药味道的清香。这
样的夏日夜晚，多么迷人。

云是开在天上的花。大自然的花季会过
去，但草原的花季一直在。

天上的云，地上的花，在呼伦贝尔大草原
上，云可以与花媲美。同为“朵”的变体，云朵，
花朵，成就呼伦贝尔的并蒂花开。于是，抬头看
云，低头赏花，两相呼应，满载诗意。

盛夏来呼伦贝尔的，不仅仅有人，还有天
鹅、晨雾、云朵。与它们比起来，依赖车马出行
的人，是多么被动啊。天鹅乘着清风，扇动着丝
绸一样的翅膀，翩然而至。晨雾，就栖息在草原
的水泽深处，迎着朝阳，把人间幻化成海市蜃
楼。而云朵呢，本就不是外人，它以“草原的如
花公主”自诩，且歌且舞，潇潇洒洒，肆意流浪，
只是疏忽间的思念，会立刻变为筋斗云飞来，
直至顽皮地俯瞰身下这片绿色的大地。

每一朵云，都有昙花一现般的绝美风姿。早
晨，它是莲花，搂着棉花般的柔软，慢慢苏醒，张
开花瓣；中午，它是百合，粼粼的水波一般，开成
柳絮般的浅浅白雾；傍晚，它是玫瑰，涌动着轰

轰烈烈的火红，盛开了半边天的艳丽。有了云，
天空便有了色彩，有了内容，有了神话。

云朵作为天空的花朵，有着比花朵还百转
千回的诗情。每一朵云都是一幅未竟的画，一
首未完的诗。闲云游走是闲适自在的，阴云密
布是愁绪满怀的，流云翻滚是欢快激昂的……
云朵的变幻，恰如人生的起伏。

每一朵云，都是诗意的载体，从古至今，
文人墨客就喜欢通过写云来表达自己的情
感。张先的“云破月来花弄影”，那是夜静风
轻梦未央，遥望天边云似画的浪漫；李白的

“云想衣裳花想容”，那是月色如水照佳人，
轻步曼舞云裳动的缠绵……多少想象，多少
诗句，源自云的昭示。

云朵作为天空的花朵，有着比花朵还变
幻莫测的风情。如果将草原比作一曲忧郁缠
绵的长调，那云朵便是和着沧桑不停旋转的
音符。婀娜婉转之中，风忙碌起来，草和花忙
碌起来，被气流搅动起来的云也忙碌起来，

一展万种风情。
色形味俱全，才是云朵的真身。不止有浓

淡色彩，还有无限身形。当你到有云朵的草原
上走一走，会嗅到一股散发着氤氲奶香的气
味，也许是云朵与羊群“混”得太久，那气息，真
就是云朵如花般的香甜。徜徉在绿草茵茵的辽
阔土地上，如果舍不得摘地上的花朵戴在头
上，那就牵一朵云来当发带，让它牵着随风飘
扬的长发，一路奔跑。

云朵也是花，且不分时节。夏天，它在瓦蓝
的天空自由地绽放；冬天，经过一夜的霜冻，它
会变为雪花，盛开在你的睫毛上，晶莹剔透……
所以，当你推开蒙古包时，它们就会飞进来寻寻
觅觅，也许是迷蒙的雾气，也许是晶莹的冰晶，
也许是七彩的霜花……无论哪一种，它都是有
形的花。

云朵，一朵多变、神奇的草原花。世间本潦
草，但白云诗意，绿野无垠，定会让万物欢喜，
让人心心念念。

凉床上的夏天
◎ 涂启智

我小时候，空调尚未进入寻常百姓家，电
扇也不多见。蒲扇、凉席、凉床，是夏天的标配。
一张老旧竹篾凉床，陪我度过许多知了声声的
夏天。

太阳落山后，母亲放工回家，把凉床搬到
门前稻场中间，用湿毛巾从边到角擦干净，让
我和妹妹坐在凉床上乘凉玩耍，她转身在灶上
灶下忙碌。

一阵袅袅炊烟，母亲喊我们吃晚饭。我和
妹妹赖在凉床上不动，就像没有听见似的，或
者干脆冲母亲嚷：“屋里热死了，就在稻场吃。”
母亲一言不发，把小饭桌摆放到凉床旁边，把
饭菜端出来。

吃罢晚饭，母亲麻利地收拾碗筷、洗碗、喂
猪，然后烧一大锅热水，倒进大木盆，再加入井
水，中和到适宜温度，供我们洗澡。洗完澡，更
觉凉床凉意悠悠。我霸道地横卧在有凉枕的一
端，妹妹噘着小嘴躺在另一端。母亲拿出一只
小凳子，坐在我们旁边，轻摇蒲扇，扇来凉风，
驱走蚊虫。

月亮从我家屋后东沟山上升起，有时红
红的，有时黄黄的，大得像脸盆。星星也陆续

“点灯”。若有风从房前屋后山林、门前小溪
吹来，稻场就能很快回凉。假如树叶静止不
动，就要等到夜深十一二点之后，热气方才
消退。

我们家稻场边有很多高大的果树：一棵
杏树，一棵枣树，三棵樱桃树，还有一棵核桃
树。春夏时节，这些果树枝繁叶茂、郁郁葱葱。
稻场前面是菜园，菜园前面是池塘。蛙鼓虫
吟，萤火虫飞来飞去，将山乡夏夜装点得浪漫
唯美。

我和妹妹仰望夜空，数星星。母亲告诉我
们哪里是天河，哪里是北斗星，哪里是牛郎星
和织女星……那时的天，蓝得纯粹、干净、彻
底，没有一丝烟尘杂质。夏夜，天空蓝得深邃，
星星密密麻麻，不停眨着眼睛。

月亮爬上中天时，露水落到头上身上，倦
意袭来。母亲说：“凉快了，回屋睡觉去！”

我成年后，结婚，女儿出生，有好几年，
我们家仍然依赖凉床度过炎热的夏天。那
时，我老婆在粮站上班。粮站迎街门面有一
栋两层楼房，一楼为门市部，用于售卖粮油，
二楼为职工住房。总共八间房，居住四户人
家——女主人均为粮站职工，男主人职业各
异，分别是大国、道平、大伟和我。

那栋楼，楼顶是平台，上面未盖大屋脊。夏
天，房间就像蒸笼一般，热得透不过气来，电扇
开到最高档也无济于事，到了三伏天，一夜到
天亮难以回凉。好在太阳落山以后，楼顶天台
清风习习，倒是天然的纳凉处。晚上八点左右，
我们四户人家不约而同将凉床搬到楼顶天台，
喝茶、吃西瓜、聊天。夜深人静，就在那里枕着
星月洒下的光酣然入梦。

大国开出租车，道平跑长途运输，大伟在
铁路部门工作，我在学校教书。凉床上的夏天，
拉近邻里感情，增进彼此友谊，今天想来依然
倍感温馨。

大国出租车生意惨淡，我们几个发挥各自
优势，在同事或朋友中替他打广告。不久，附近
铁路部门人员、镇上做生意的，还有我学校的
同事，不少人主动联系大国，租用他的出租车。
大国喜上眉梢，我们亦颇有成就感。

道平开长途货车，一出门就是十天半月，
日夜兼程，风雨无阻。他每次回家，也要休息
十天半月，然后再次向远方出发。休息时，道
平有两大爱好：钓鱼和打麻将。

我也喜欢钓鱼，周末常与道平结伴而行。
他有一台马力十足的摩托车，我跟随他，跑
遍全镇一二十个村的荒山野堰。道平头脑灵
活，“鬼点子”多，这从钓鱼可见一斑。那些别
人去了无数次钓不到鱼的河道或堰塘，他不
仅能钓到鱼，而且满载而归。他用麻虾钓鲤
鱼，用嫩玉米粒钓半斤重的鲫鱼，用猪肝钓
黑鱼，屡屡奏效。他重感情讲义气，有好几
次，他抛洒酒米蹲守很久的窝子有鱼进来，
他都慷慨让位给我。

“逮鱼摸虾，耽误庄稼。”那些年，鱼没钓多
少，但我与道平因此处成铁哥们儿，不失为无
心插柳。

大伟在铁路上班，工作地点飘忽不定，
一般周末才能回家。他岳母张阿姨跟他们一
起生活。张阿姨热心快肠，在楼顶乘凉，时
不时跟大家搭话。平日，我们这几家有个大
小事情，她总是主动上门帮忙。我老婆临产
那天凌晨，我紧张地去敲大伟家门，张阿姨
闻讯，快马加鞭骑上三轮车出门，很快请来
接生婆。

时光荏苒，凉床上的夏天渐行渐远。如今，
我已远离故土、外出闯荡二十年整。都市邻里
之间，几乎老死不相往来，让我更加怀念从前
邻里串门、亲密无间的日子。尤其在楼顶天台
消夏，四户人家一字排开，幕天席地，沐浴清风
明月，听闻山雀鸣叫，在恍惚间沉沉睡去的场
景，实乃今生难以复制的美好。它就像童话一
样，在记忆的隧道熠熠生辉，慰藉漫漫旅途，令
人回味无穷……

“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临深溪，
不知地之厚也”，不亲自登临老界岭，不穿行
于莽莽苍苍的原始森林间，不触摸那一块块
古朴凝重的山石，不聆听那“如怨如慕，如泣
如诉”的虫儿鸣叫，是无法感知老界岭的美
好和灵动的。

老界岭藏着一个22℃的夏天，正因如此，
位于八百里伏牛山体中的老界岭，是炎炎夏日
令人神往的去处，未见倾心，一见钟情。前段时
间，我和一群文友怀着崇敬的心，走进老界岭
看远山含黛，观近岫流岚，听溪流淙淙，物我两
忘、返璞归真的感觉在心里油然而生。

老界岭的名字听起来非常朴实，似乎缺乏
一种大气和灵气，然而却蕴含了丰富的内涵，
在历史的长河和地理的空间标注上具有深远
的影响：“老”——传说老子曾在此修炼隐居；

“界”——中国东西走向山脉，南北气候分界
线；“岭”——长江黄河流域的分水岭……深邃
和恢宏、博大与精深，毫无疑问，是老界岭最典
型的风范吧。

“木欣欣以向荣”，“风飘飘兮吹衣”，在

老界岭上任风吹！让凉爽柔顺的清风掠过鼻
尖、穿过指尖，撩动发丝，那是怎样的安逸和
舒畅啊！在清风的抚摸下，漫山遍野的草木，
远处缥缈的山峦，甚至行走于“世外桃源”的
我们，似乎都化为清风。与清风为伴，与清风
相拥。在清风的絮絮耳语间，原来遥不可及
的白云仿佛触手可及，而高高低低的山峦，
绵延出一种属于老界岭的独特意境，晕染出
用文字无可描绘的气象。

风儿似乎懂得每个人的内心，更知道一草
一木、一峰一岭的玄机。顺着布满苔痕的台阶
缓缓向上，在清风的簇拥下向上攀爬，脚下似
乎更有了力量。海拔1400多米的仙人峰已经
映入我的眼眸。在老子和孔子，在道家和儒家
的思想交流碰撞中，我似乎看到两位古人在高
台之上如何把酒临风。几千年过去，当年的清
风还在，远古的明月还在，老子和孔子也成为
浩瀚历史星空中永远不朽的存在。

有清风在心，哪怕苦夏，也能让人心旷神
怡，何况在被誉为“22℃夏天”的老界岭的怀抱
中呢？

醉了，没有醇厚的美酒，啜饮着丝丝缕
缕、若隐若现的风的气息，也能让我意兴勃
发、醉意盎然……“松花落地鸟声寂，一枕清
风送梦回”，“分水岭到了，分水岭到了”——
在文友们一声声的大呼小叫中，我们的脚已
经踏在分水岭的平台之上。方寸之地，竟然泾
渭分明、截然不同，南边那面绿色的旗帜在风
中猎猎飘扬，肆意招摇；而不到五米远，北边
的黄色旗帜却无动于衷……极致的差别真的
让人难以寻找到答案。

阳光错落有致地洒向景区步道，清风从葱
茏的林间穿越，不免有移情于景的感动，清风
像长了脚一点一点爬上我的手臂，爬上我的面
庞，那声音如月光的奏鸣曲，如初春花儿的娇
柔妩媚，又如夜空中闪亮的星星，美到至极！

在老界岭上任风吹，在幽谷和山峰中体
验大自然的无限韵味，体悟“现世安稳、岁月
静好”的美好。守着一颗质朴的心，和老界岭
的清风紧紧相拥，在进退有度、择弃有余中，
和老界岭的清风密切相伴，这不也是人生一
种难得的修行吗？

自助餐里的人生百态
◎ 段小华

云朵也是花
◎ 郭海燕

在老界岭上任风吹
◎ 樊树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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